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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淑貞，妳先上，我掩護！」



繆娟半跪在吉普後座，面向緊緊尾隨的鬼子，不慌不忙地換上一個彈匣，「噠噠 」一個點射，追得最近的一輛摩托車晃了幾晃，「轟」地撞到一塊大石上，烈焰衝天，把車上的鬼子燒成了焦炭，只剩下兩輛摩托跟在後面了。



淑貞用鋼索頂住油門，又用一枝步槍橫穿方向盤穩住方向，一手握住列車上采嵐伸出的玉手，猛地一躍，穩穩地上了車廂，她轉身向繆娟招呼，「娟，快！」繆娟再一輪掃射，把衝鋒槍中的子彈打空，一扔空槍站起來。



「噠噠…」繆娟還沒來得及轉身，一個鬼子平端衝鋒槍，向她扣下了扳機。



「啊！」兩顆罪惡的子彈打中了少女高聳的乳峰，繆娟痛呼一聲，嬌軀向後一仰，兩股細細的血箭從她的左乳射出，緊身的護士服上霎時綻開了一朵血花。



「娟！」淑貞和采嵐失聲驚呼。



繆娟左手緊緊捂住胸脯，右手奮力舉起座位上一枝衝鋒槍，嬌叱一聲，向靠近的敵人猛烈掃射，敵人頓時倒下了幾個。



「鏘鏘」鬼子的子彈如雨點般打來，吉普車身濺起連串火花。



「噗噗…」繆娟嬌軀晃了一下，酥胸上又綻開了幾個小洞，熱血迸射而出，她輕輕叫了一聲，無力地倒下了。



……



采嵐沉一口氣，雙手猛一發力，只聽見「盪～～」的一聲，掛鉤脫開了，運載護車鬼子的幾節車廂慢慢地脫離了軍火車廂。



采嵐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，轉身沿鐵梯攀上車頂。



後面幾節車廂中的鬼子亂成一片，那個鬼子軍官扔開用作掩體的士兵屍體，瞪著血紅的雙眼，狂叫道﹕「打死她，給我打死她！」



鬼子們瘋狂地掃射，彈雨在空中織成了一張火網。



采嵐的上半身已攀上了車頂，就在她伸出手去夠車頂上的一個鐵環時，一顆流彈突然洞穿了她的纖腰。



「哦！」她雙腳一軟，嬌軀猛然向下滑去。

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在車頂掩護的羅莉倩影一閃，從水箱後飄出，玉手輕舒，一下扣住了采嵐的左手，止住了她的下墜之勢。



「采嵐，上來！」羅莉右手運勁，慢慢把采嵐拉上去。



那日本軍官陰險地咧了咧嘴，抓起一枝卡賓槍，瞄準半跪在車頂，毫無遮攔的羅莉狠狠地扣下扳機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噠 」



采嵐只覺得身體一沉，抬頭看去，只見羅莉堅挺高聳的一對乳峰上，「啪——啪——啪——」接連綻開三個小小的焦黑的槍洞，緊接著殷紅殷紅 的鮮血便如細泉般涌出，眨眼間湮透了緊身的白襯衣。



「唔！」羅莉輕哼一聲，娥眉緊蹙，一注鮮血溢出她那微微上翹的嘴角，點點滴滴地灑在車頂上。但她玉雕般的手，仍緊緊扣住采嵐的手腕不放 。



「莉！」采嵐撕心裂肺地叫喊著。她不顧自己仍暴露在鬼子的槍口下，強忍傷口的劇痛，一把從羅莉的手中取過左輪，轉身向施毒手的日本軍官射出彈匣中的全部子彈。

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只見那軍官的頭顱被打得血肉模糊，肥胖的身軀扭動了幾下便滾下了路軌。



「砰！砰！噠———噠！」與此同時，其他敵人開槍了，彈雨橫飛，一顆小口徑步槍子彈從采嵐的右乳尖旁射入，貫穿她的嬌軀，在後背穿出 。采嵐渾身一顫，右手緊緊地捂住噴血的槍眼。



熱血，從她富有彈性的乳房迸出，又透過她那玉雕也似的蔥指，浸紅了短裙。



……



淑貞剛安好炸藥，突然車廂外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，淑貞敏捷地著地一滾，只聽的耳邊「啾——啾——」的幾聲尖嘯，一梭子彈擦著她肩膀打在彈藥箱上，濺起點點火星。



緊接著，兩個鬼子從車頂翻了進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淑貞抄起衝鋒槍就射，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，兩個鬼子鮮血亂噴，慘叫著倒下。



在列車隆隆的噪聲中，淑貞隱約聽到遠處汽車的吼叫。



「敵人又追截上來了。得馬上炸毀軍列！」她探身出車廂外，沒有發現有敵人狙擊手，於是她轉過身來，俯身搶起地上的引爆電池就要走。



但就在這時，一個黑影突然從車底下攀上來，那是一個全身黑衣的浪人，剛才他就是沿著車底的鐵架慢慢爬到這節車廂來的。趁著淑貞轉身，他狠狠地挺起手中兩尺長，一公分寬的狹刃利刀，無聲地從背後刺向這個戎裝美少女。



「噗嗤！」「啊！」利刀從淑貞的背心插入，從她峰挺的左乳頂端透出，淑貞的嬌軀高高仰起，胸脯噴出的一股血箭把她身前的彈藥濺得通紅。



「呀！」凶殘的鬼子猛然抽出插入少女身軀的利刃，復又再次刺向她的心窩。淑貞忍痛往左一讓，鬼子刺空了。淑貞用盡全力，把衝鋒槍的槍托重重地砸在鬼子的頭上，鬼子慘叫一聲，把染血的利刀扔出老遠，撲倒在地。



「唔！」淑貞玉手緊捂著汩汩冒血的乳房，艱難地搬起引爆電池，用盡最後一分力量壓了下去。



「轟！」



＊＊＊



鄧岳的左半身已被鮮血染得殷紅，他包好傷口，已疼得冷汗直冒，勉力伏在一排長桌後。他聽到，起碼有五個鬼子，正向自己包圍過來。



他看看彈匣，只剩下三顆子彈了。怎樣衝出去？鄧岳濃眉緊蹙。



就在這危急關頭，只聽見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 」一陣槍聲傳來，外面傳來鬼子的慘叫聲。鄧岳猛然躍起，只見圍上來的幾個鬼子胸膛開花倒下了。六、七米開外那一大叢怒放的白玫瑰中，一個身穿潔白連衣長裙的俏麗少女，平端衝鋒槍，邊射擊邊向自己靠近。



「陶小姐？」鄧岳心裡一顫，這位大學的同窗，她不是阪本的機要秘書嗎？怎麼……？



「鄧岳，接槍！」慧敏把一枝衝鋒槍拋向鄧岳。



鄧岳縱身躍出，右手在半空接住衝鋒槍，輕輕巧巧一個轉摺，半跪在地，撂倒三個從樹後衝出的鬼子。



他邊射擊，邊大聲說﹕「陶小姐，這兒危險，妳快走！」



「你不能像從前那樣叫我一聲慧敏嗎？我跟你一樣，也是有良心的中國人！我不走，要死就死在一塊。」慧敏緊抿著櫻唇，向四周的敵人射出雨點般的子彈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」



「啊！」 鄧岳稍一分神，一顆流彈擊中了他的左臂，他不禁痛呼了一聲。



「鄧岳，你怎麼啦？」慧敏聽到鄧岳的叫聲，心急如焚，她射出最後一梭子彈，扔開衝鋒槍，抽出一把小手槍，邊射擊邊從花叢後衝出來。



就在這一剎那，一個鬼子從涼亭後竄出，舉起小口徑步槍向這位美麗的少女扣下扳機。



「砰！」



「嗯！」



慧敏短速地哼了一聲，只覺得胸脯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，上身不由自主地向上揚 起，一股灼熱的感覺從左邊的乳峰上方直插入體內，她趔趄了兩步，勉力抓住跟前一棵小樹的樹幹，維持住平衡。



只見她堅挺高聳的胸脯上，綻放出一朵殷然的血花，熱血如小泉般汩汩涌出，潔白的連衣長裙一下子染紅了一大片。



勇敢的少女強忍住鑽心的劇痛，左手扶住小樹，右手顫抖著舉起小手槍，向暗算她的鬼子扣下扳機。



「砰！」早已驚呆的敵人額頭開花，應聲倒下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慧敏的槍口接連噴出仇恨的火焰，涼亭後的一個鬼子下身中彈，慘叫著下了地獄。



「砰！」正當慧敏要向敵人繼續射擊時，一顆罪惡的子彈從一個角落中射出，正中重傷的少女右乳的下側。



「啊！」慧敏痛呼一聲，右手緊緊捂住鮮血噴涌的傷口，嬌軀緩緩地向下滑去。



「慧敏！」鄧岳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，緊緊地擁抱住重傷的少女，把她抱到樹叢後。



慧敏的俏臉，白得像無瑕的白玉，一縷鮮血從她那微微翹起的嘴角溢出，滴在鄧岳的手上。慧敏的雙眼放射著迷人的光彩，她張開小嘴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

她伸出顫抖的玉手，緊緊抓住鄧岳的大手，把它貼在自己染滿鮮血的乳峰上。熱血，從鄧岳的指縫間迸出，他感到，那柔軟而富有彈性的乳房下面，姑娘的心在劇烈地跳動。



突然，慧敏哼了一聲，秀眉一皺，雙眼最後閃動了一下幸福的光彩，永遠地合上了。



…



面對圍上來的十幾個敵人，鄧岳冷笑著，緩緩地舉起衝鋒槍。



就在這時，敵人背後一輛黑色的福特轎車飛馳而來，馨平從車窗中探出頭來，卡賓槍向敵人噴出串串火舌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三四個敵人中槍倒地，其他敵人的注意力亦被吸引了過去。鄧岳急忙衝前幾步，邊向敵人射擊，邊向轎車跑去。



「啾——啾——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 」又有四、五個敵人倒在他的槍下，但正當他轉身再扣扳機時，一發子彈打中了他的左腿，鄧岳哼了一聲，跪倒在地。



「岳！」馨平一扭方向盤，撞飛兩個攔車的日軍，轎車疾馳到鄧岳身邊，「嘎」地停下。



馨平推開車門，俏立在車旁，揚起卡賓槍便射。雨點般的子彈把剩下的四、五個日本兵壓得伏倒在地，馨平連忙一手挽起重傷的鄧岳 把他推進車中。



就在這一剎那，一個日軍舉起手槍，向六米開外的馨平連發兩槍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馨平嬌軀一仰，背心綻開了兩個焦黑的小洞。她忍痛轉過身來。



「砰！」又一發子彈從日軍的槍口射出。



「噗！」馨平堅挺高聳的乳峰頂端驀地噴出一泓鮮血，把潔白的緊身軟緞旗袍染出一朵殷紅的花。



「啊！」美麗的少女慘叫一聲，嬌軀重重撞在車門上。她咬著銀牙，用盡全身的力氣扣下卡賓槍的扳機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暗算她的敵兵被打得血肉模糊。



鄧岳本來已昏昏沉沉，突然一陣刺耳的槍聲傳來，把他驚醒，只見馨平已身中數槍，軟軟地倚在車門旁，他不知哪來的力氣，猛然把重傷的少女拉進懷中，一踏油門，汽車如瘋馬般飛馳而去。



＊＊＊



預定的接應地點到了，鄧岳把轎車停下，抱起馨平溫暖的香軀。少女微微地嬌喘著，熱血仍 一絲絲地從胸口的傷處滲出，她深情地凝視著鄧岳，用盡最後的力氣向鄧岳說﹕「岳，把我埋在…明楓山，我要…看紅旗插…在山城…」說著，馨平抽搐了一下，軟軟地傾倒在鄧岳的懷 中，為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。



＊＊＊



只聽得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一陣槍聲傳來，立仁猛然躍起，只見圍上來的五個匪徒胸膛開花，慘叫著 倒下了。六、七米開外一堆集裝箱後轉出一個身穿貼身白色羊毛衫，下襯淺藍色的彈力牛仔褲 ，英姿颯爽，俏麗無匹的長髮少女。她平端M16衝鋒槍，向歹徒們射出雨點般的子彈。



「小慧？」



「立仁，接槍！」小慧把M16拋向立仁，自己從腰間拔出點三八左輪，繼續向蜂擁而至的黑龍會殺手射擊。



立仁縱身接住M16，撂倒側面殺出的三個歹徒，大聲叫道：「慧，這兒危險，快隱蔽 ！ 」



小慧泯了泯嘴，又打死兩個歹徒，她向立仁叫道：「特警隊已把這兒團團包圍，龍爺跑不了啦！」說著，她換上子彈，邊射擊邊向立仁接近。



在特警隊的圍攻下，黑龍會的匪徒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四周的槍聲漸漸稀疏下來，小慧和立仁也在集裝箱碼頭的邊緣靠近了。



立仁打死仍負隅頑抗的幾個匪徒，慢慢從掩體後走出來。



因為黑龍會販毒案件，他深入龍爺身邊做臥底三年了，直到今天，才能以警察的身份和小慧重逢，他的心底是怎樣的激動啊！



眼前這位美麗勇敢的女警，就是三年前那個警校校花嗎？立仁微笑著，加快腳步向心上人走去。



小慧的芳心撲通撲通跳得厲害，俏臉飛紅，粉碎黑龍會後，立仁又將和自己並肩戰鬥，撲滅罪行，維護正義了，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情啊！她的腳步也越來越快。



突然，小慧發現，立仁身後不遠處那塔式起重機後面，有一個人影閃動了一下。



「是龍爺！」小慧心念一動，那黑影已舉起了槍。



小慧來不及招呼，危急之際靈光一閃，用力甩出點三八手槍，打在三米外的立仁的右腿上。



立仁突然感到右腿劇痛，不由自主跪了下來，幾乎同時，他的身後響起了一下槍聲。



「砰！」



小慧只覺得胸口被重錘狠狠敲了一下，嬌軀高高地仰起，但見她堅挺高聳的胸脯上，一泓鮮血噴濺而出，把她的粉腮也濺出一點點猩紅。



她輕輕哼了一聲，玉手緊捂住左乳房上的傷口，銀牙一咬，飛一般躍到立仁身邊，一把推開他。



「砰——砰！」



兩顆罪惡的子彈同時打中了小慧。



「噗、噗」小慧的右胸和下腹驀地綻開兩朵血花，她秀眉一蹙，踉蹌了兩步，輕輕地仰倒在地。



「慧！」立仁眼看愛人為掩護自己中槍，悲痛萬分，他一下躍起，端起M16向起重機後的龍爺傾瀉出全部的子彈。



＊＊＊



立仁扔開打空了的槍，撲到小慧身邊，輕輕地抱起她，讓她的嬌軀靠在自己的懷中。



小慧所中的三槍，全在要害部位，一在右乳的下側，一在靠近下部的三角位，而最致命的一槍，是從左乳尖旁直透心臟，鮮血一縷縷地從她豐滿的胸脯和大腿內側涌出，流了一地，少女的俏臉如同無瑕的白玉般，看來已是回天乏力了。



「慧！慧！」立仁心痛之極，深情地呼喚著愛人的名字。



小慧慢慢睜開美麗的雙眼，一縷清淚從她的眼角涌出，她強忍鑽心的巨疼，用盡力氣斷斷續續地說：「仁，真可惜，…… 我，我……不能……和你…… 」猛地，她呻吟了一聲，嘴角涌一絲鮮血，頭一歪，永遠地閉上了眼睛。



＊＊＊



鬼子已突破游擊隊的防線，衝進村子裡來了，雪蕻邊指揮戰士們與敵人進行巷戰，邊招來護士長馬婷 ﹕「婷姐，我盡量拖住鬼子，你快指揮鄉親們把傷病員帶到地道裡去。」



「雪蕻，妳放心，有我在，決不會讓一個傷員和鄉親落到鬼子手裡。」馬婷抽出腰間的小手槍，帶著幾個游擊隊員去了。



＊＊＊



馬婷帶著仍未隱蔽好的十多個輕重傷員，邊戰鬥邊撤到村西頭的一個馬房旁，馬房的飼料槽下，是地道的另一個入口。



「快，大家快進地道裡去。」馬婷招呼著。



突然，幾個鬼子追了過來。



「臥倒 ！」馬婷倚著一根木杉，舉起手槍便打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兩個鬼子倒下了。



「噠噠噠」子彈在馬婷的頭上亂飛，但她毫無懼色，舉槍瞄準持歪把子機槍的鬼子又是兩槍，鬼子哼也沒哼便見了閻王。其他兩個鬼子見勢不妙，轉身想去找救兵，馬婷從木杉後轉出，一槍一個，結果了他們的狗命。



「第九個。」馬婷心裡默默數著。



只剩下最後兩個重傷員沒進入地道了，馬婷俯身幫其中一個鑽進地道去。就在她抬起頭來的時候，她發現一個鬼子從另一個傷員的背後摸過來，正高高地舉起刺刀。



「小心！」馬婷一把把傷員推進地道口，同時舉起手槍，「砰！」鬼子兵頭顱開花，撲地趴在了料槽上。



馬婷鬆了一口氣，直起了身子。



「砰！」突然，她的身後傳來異常響亮的一聲槍聲，與此同時，一股衝力把她推前了兩步。



馬婷只覺得背心後有一枝燒紅了的烙鐵插了進去，她猛然轉過身去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矮矮的土牆頭上，閃了兩下火光，馬婷豐滿堅挺的乳峰驀地出現了兩個小小的槍眼。



「啊！」馬婷叫了一聲，左手緊緊捂住胸脯，鮮血滲出潔白的襯衣和白大褂，如細泉一般從她的指縫中涌出來。她咬住銀牙，強忍劇痛，緊緊摟住馬房的木柱，撐住虛弱的嬌軀，緩緩舉起手槍，向土牆上的兩個鬼子連連扣下扳機。



「砰！砰！砰！！！ 」



兩個鬼子中彈滾下了土牆，馬婷仍死死扣住已打空了的手槍的扳機。這位少女扶著木杉，慢慢跪倒在地，胸前涌出的鮮血，把木杉和周圍的草料染得殷紅殷紅。



「馬醫生！」幾個游擊隊員衝進來，但這位來自上海的醫科大學畢業生，這位被稱為「美麗天使 」的可敬可愛的姑娘，已獻出了年僅二十六的寶貴生命。



＊＊＊



「政委，沒有發現龜田的屍體，俘虜中也沒發現。」



李正皺起了眉頭，突然，他想起了剛才被兩個游擊隊員抬過去的那個用毛巾遮住頭臉，腿部受傷的「大叔」，想起他經過自己跟前，眼睛從破毛巾縫中透出的那一絲凶光。



「就是他！」李正猛然醒悟，疾風一般向村外追去。



「正！」正在為傷員包紮的雪蕻見李正單槍匹馬去追捕龜田，擔心他有失，忙向女伴交代了幾句，挎上駁殼槍隨後追上去。



在河邊，雪蕻發現那兩個抬擔架的游擊隊員已倒在血泊之中。她拔出駁殼槍，向密密層層的蘆葦中搜索過去。



「砰砰」不遠處突然傳來兩聲槍響，劃破了寧靜的天空。



「正！」雪蕻心裡一緊，加快腳步向槍響處跑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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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輕撥開蘆葦稈，雪蕻被眼前的情景鎮住了。只見李正躺在地上，右肩鮮血淋灕，手槍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在他身邊，龜田和那個翻譯官獰笑著，向李正慢慢舉起了槍。



「住手！」雪蕻猛然跳出，那個翻譯官剛轉過身，「砰！」雪蕻的槍響了，他半邊頭顱變成了肉醬。龜田吼一聲，槍口從李正身上移過來對準雪蕻。



不等他扣下扳機，雪蕻眼明手快，連發兩槍，「砰 砰！」龜田慘叫著，肥胖的身軀滿是血污，抽搐了兩下便撲倒在地。



「正！」雪蕻向李正奔去，輕輕地扶起他，「振作一下，我給你包紮。」說著便掏出急救包，為李正包紮起肩上的傷口。



李正昏昏沉沉地聞到一股少女特有的體香，他睜開眼睛，眼前，出現了心上人那俏麗的臉龐。



「蕻！」他微笑著伸出左手，握住了雪蕻的玉手，這對情侶沉浸在幸福之中。



但就在這個時候，趴在地上的龜田慢慢地，慢慢地抬起了頭，他的右手，陰險地抓住那把勃郎寧，把槍口瞄準了剛才向他開槍的美麗得像天仙一樣的女八路。



「砰！」勃郎寧的槍口噴出一條罪惡的火舌，舔著了毫無防備的雪蕻那嬌挺的乳峰。



「哦！」雪蕻的嬌軀顫抖了一下，她用力按住李正，同時撿起地上的駁殼槍。



「砰！」又是一槍，雪蕻雙乳之間的部位綻開了一個小洞。少女的熱血像細泉般從兩個傷口中汩汩涌出。



「噠———噠———噠———」在雪蕻中槍的剎那，她手中的駁殼槍響了，彈匣中剩下的十多發子彈全部傾瀉在龜田的醜臉上，蘆葦叢到處濺滿了污 血。



「蕻！」李正驚呼著坐起，摟住受傷的愛人。



雪蕻的玉手緊捂住噴血的胸脯，但熱血仍抑制不住地從她的蔥指間迸出。她抬起頭，眷戀地凝望著李正，張開小嘴要說什麼，突然一陣抽搐，兩眼一闔，軟軟地倒了下去，倒在了李正的懷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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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噠——噠———噠———噠———」何晴突然躍起，從側面向敵人開了火。



「哇！」一個越軍中彈倒下。敵人的注意力立即轉到了這邊，十幾個越軍邊開火邊追過來。



「啾——啾———啾——」子彈在何晴的身邊、頭頂亂飛，但何晴卻沒有一絲畏懼，她便如一隻美麗的蝴蝶，借著草叢、灌木的掩護，在敵人之中 穿梭，把越軍越引越遠。她的鋼盔被樹枝絆掉了，原來盤起的長髮隨風飄起，更顯得如仙子般的脫俗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—！」何晴準確的點射，又結果了兩個越軍。她躍到一叢劍麻後，摸出一個手榴彈甩了出去。



「轟！」，又一個敵人在烈焰中飛上了半天。借著硝煙，何晴穿過兩排矮樹，繞到了另一個越軍背後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火舌從槍口噴出，那敵人身上立即添了幾個窟窿。



「噠————！」子彈打完了，何晴摸一摸腰間，還剩下一個彈匣。她正要把彈匣換上，冷不防左側閃出一個敵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何晴著 地一滾，堪堪閃過敵人的子彈，同時投出了最後一個手榴彈。



「轟！」十米開外，敵兵被炸成焦屍，但其他越軍也被吸引了過來。何晴伏在草叢中，裝好最後一個彈匣。眼看敵人離自己已不足二十米，她銀牙一咬躍起來，向敵群扣下衝鋒槍的扳機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左側兩個越軍應聲倒下，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正前方一個剛從灌木後轉出的敵人血肉橫飛。



何晴一轉槍口，「噠——噠——」子彈又打完了。何晴扔開衝鋒槍，伸手就去掏腰間的小手槍。



然而，就這麼緩了一下，距何晴不到八米的一個敵人抬起槍，向這位玉女扣下了扳機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」隨著短促的一陣槍聲，何晴的嬌軀高高地向上一仰，玉手揚起，把小手槍甩出老遠，只見她嬌挺的乳峰上，「噗——噗——噗——」接連綻開三個小小的槍眼，緊接著三股細細的血箭噴濺而出，把周圍怒放的百合花叢濺得星星點點一片殷紅。



「哦！」少女低低地痛吟一聲，晃了幾下，慢慢仰倒在地，仰倒在她最喜歡的純潔的百合花叢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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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蘭脫去軍裝，把戰裙的開口扯到大腿根上，敞開白色絲綢襯衣肌膚的鈕扣，微微露出凝脂一般的肌膚，又將布防圖取出，在皮包裡放上兩支小手槍。她微微一笑，長髮一甩跑出草叢。



「別開槍，東西在這！」石蘭高舉皮包，操著流利的越南話，出現在敵人面前。



越軍們見到眼前是一個清麗絕倫的少女，又沒有什麼武裝，自然放鬆了警惕，他們嘻笑著，從四面圍了上去。



石蘭數了一下，還有十一個敵人，於是，她走前幾步，向那軍官遞上皮包，說道﹕「奉阮將軍的命令，我已取回布防圖！」



那軍官深信不疑，他哪裡想到，中國女兵竟敢主動出現的呢？



就在那軍官走前來伸手接皮包的時候，石蘭猛地從皮包中抽出手槍，瞄準敵人就射。



「砰！砰！」那軍官眉心中彈，慘叫倒地。

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石蘭左右開弓，其他敵人還未弄清什麼回事，已紛紛中彈，嗚呼哀哉！



「一個，兩個，三個，… 七個，八…」就在石蘭的槍口轉向第八個越軍的剎那，一顆罪惡的小口徑手槍子彈從正面射來，鑽進了她的右乳房。



「噗！」石蘭的嬌軀猛然抽搐了一下，她堅挺的乳峰上綻開一朵殷紅的血花，熱血，汩汩地涌出，把內衣和襯衣浸透。



「嚶！」她輕輕呻吟了一聲，踉蹌了兩步，緩緩地，頑強地重新舉起了手槍。



「噠——噠——噠——」，還沒等石蘭扣下扳機，三顆罪惡的子彈又射中了她嬌怯怯的香軀，她的胸脯、腹部頓時鮮血噴涌，少女猛地高高挺起嬌軀，復輕輕仰倒在草地上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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